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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年岁尾，六十岁的崔秀琴都要在后院的仓库里，把这些古旧的火锅翻找出来、逐一擦拭。这些看似做工粗糙的锡制火锅，早年却只会出现在满族的名门和权贵之家，在一百多年以后，它们已经成了存世稀少的难寻之物。
而在崔秀琴家的巨大厨房里，常年摆放着更多的火锅。经历了腊月期间的紧张忙年，最重要的春节如期来临——火锅，将在崔秀琴家的年夜饭上成为主角，负担起最重要的味觉使命。而在小镇里上千个满族家庭的厨房里，人们也要陆续燃起灶火，带着喜悦、深情和愿景，把各自家传的美味，汇集成除夕之夜的家宴。

第二集 ——《家宴》

松花江畔的小镇乌拉街，人们往往要遵从最传统的规矩，在家里度过大年三十。平日里生意最好的“贾家馆子”，因此迎来少有的清静。崔秀琴是这家百年老店的女主人，她的丈夫贾成明，继承着由祖辈创制的乌拉满族火锅文化，是这道古老风味的第四代传人。
在乌拉街，贾家的饭馆，因为有最正宗的乌拉满族火锅而远近闻名。多少年来，一家人在火锅间蒸腾的热气里忙碌、生活，实在很难再有食客般的兴趣，把火锅当成难得的美味。但在除夕当天，主人无论如何，还是要把一支火锅摆上餐桌，让熟悉的味道从旧岁飘向新年，毕竟，这是从祖辈继承而来的年节习惯，也是满族流传千年的饮食风俗。
乌拉街的满族人更愿意把“年夜饭”称为“年饭”，因为这桌丰盛的春节宴席绝不能等到夜色降临才开始进行，所以各家的主妇们，从清晨就会为黄昏的年饭开始忙碌。厨房是这家百年老店的味觉中心，女主人崔秀琴对全部的食材，都有最苛刻的要求——白肉片最具特色，它们必须取自生长期十二个月以上的散养黑猪，先用老汤沸煮，经过高温蒸制、低温冷冻和细腻刀工，才能保留最丰满的口感。等到傍晚，它们将和其他原料，一同在铜锅之中，交织出无限层次的味道。
距离贾家馆子十几公里，乌拉街官通村，八十四岁的傅老太太正把折叠好的红纸，剪成精巧的窗花。每到大年三十的上午，她就要把这些窗花，连同福字和春联，贴上自家的院门、房门和窗棂，贴上猪圈、鸡架和狗窝，以及落满白雪、象征丰收的苞米楼子上。无论为了辟邪或是纳福，终究都是吉祥祝福的意思，只不过满族人以白色为贵，最初使用白绢书写春联，后来受到汉族影响，才改用红纸。
十几天前盛大的使牲活动，为整个家庭留下了无比丰厚的贮藏。这些按照不同部位、分解成块的猪肉，被直接存放在雪堆里，随吃随取。而为冻肉解冻的过程，叫做“缓”，只不过在温暖潮湿的厨房里，“缓肉”的时间，并不需要太久。
松花江上的雾凇岛，因为在冬天密布着形态各异的雾凇而远近闻名，乌拉街镇的韩屯村，是通往雾凇岛的必经之路。刚过晌午，天空开始飘起雪花，赵佰年要在自家的门楣上，粘贴传统的满族挂笺，这些挂笺也由手工剪成，代表着“福”或“寿”的吉祥之意。
    赵佰年不但保留着粘贴挂笺的古老习俗，还固执地继承着这间父亲留下的草房，这是乌拉街，甚至整个吉林地区所剩无几的传统满族草房，长满艾蒿的房檐、搭在室外的烟囱，以及用原始木材手工制作的屋脊和炕沿，都留存着满族人的乡野生活气息。
一辈子节俭的农民夫妇，从不会制作华丽的宴席，但他们清楚什么样的味道，最受家人们的欢迎。鱼和肉类依然是主角，蔬菜也不可或缺。而这些葱和芹菜，出产于自家的菜园，在入冬前就被储存在地窖里，老两口要用它们特意包些敬神的素馅饺子，对普通的农家来说，没有什么比“一年素净”更值得期许。
同样为了敬神，傅家的白面馒头出锅了。家人要用秫秸，蘸着红纸泡出的水，在馒头上点下一个红印，它们要和其他供品一并摆上供桌，在傅家独有的仪式当中，向祖先传递崇敬和感恩。在傅老太太的带领下，一家人要进行每年除夕例行的家族晾谱仪式，即使过程繁复，更要心怀虔诚。而当仪式结束，家人们就要立刻赶往厨房，为了黄昏时分的一桌美味，施展各自的技艺——除夕这天，最紧张又最幸福的忙碌开始了。
凡是能用来制作菜肴的食材，几乎都能成为火锅的主料，在贾家夫妇的厨房里，对每一种原料的加工，都深藏家传的技艺，和东北地区的生活经验：肉类必须是薄片，血肠一定是厚片，鸡肉要剔骨剁成小块，酸菜则要切成极细的丝，切什么、怎么切，有时是为了便于上菜，有时是为了让食材更容易烫熟或是入味，每一次下刀，都将和食材们最终呈现出来的味道发生联系，所以在这个工序当中，有约定俗成的习惯，也有个人百态的喜好，更多的，还是人们一代代延续下来的厨房智慧。
把这些海味作为汤底，会让火锅的汤汁更加鲜美：紫菜、海米和螃蟹必不可少，但新鲜的海蛎则更为突出，作为锅底，它们入味提鲜；搭配火锅的蘸料更有讲究，其中的韭菜花，是东北人的心头所好，微辣中韭香四溢，可以用来拌面条或者制作咸菜，但大部分目的，还是为了冬天吃火锅。一碟韭菜花，配合着麻酱、腐乳、蒜泥和刚刚炸（三声）好的辣椒油，让原始、简易，带着风霜而来的火锅，多了不能言说的精巧。
临近黄昏，忙年期间辛苦准备的食材，仪式性地堆满傅家的灶台，新鲜的鲤鱼早早下锅，傅老太太还会特意拿上一把宽粉，放进锅里一起炖煮，时间越久，鱼和宽粉就越有嚼头。四盘凉菜摆好上桌时，厨房里就响起食材下锅的刺啦声，各种原料开始散发不同的焦香；树墩子厚的菜板上，配料分别堆放，黄的是泡姜，红的是辣椒，有绿有白的是葱叶和葱白。人们在大勺小勺上煎炒烹炸，仿佛操持着一场千年不散的宴席。
这是除夕当天，人间烟火最为浓郁的时刻——忙年时费了好一番奔波，实际烹煮时也绝不能马虎。这些菜肴和味道，工艺和秘方，或繁或简，不仅衡量着一个家庭的生活水平，也展示着一个家庭的修养和习惯。年饭，不仅是一家人坐在一块吃饭，而是要在灶火之间，让祖辈流传下来的口味和做法得到传承。  
    傅家厨房出产的除夕美食，用八支青花大碗盛装，这是八道风味不同、分量最重的主菜，这样的安排，来自于满族八大碗的传统食俗。海碗中装载着富足、饱满的好日子，而围绕周围的素菜，则象征着清苦和节俭，炕桌上的荤素搭配，意味着一年的生活也是难免如此，甘苦参半。
    炕桌上最宽敞的中心位置，留给这条刚刚炖好的鱼，它带着柴火与铁锅的热气，是任何一个家庭的年饭里，最后压席的大菜——年年有鱼，也就是连年有余，而宽粉代表着宽裕、顺溜，是人们更朴素的愿望，南北皆通。在东北地区的年夜饭，人们尤为看重这些藏有美好寓意的“谐音菜”——至于味道，那是后面的事情，毕竟在过年的当口上，没什么能比讨上个好彩头更重要。
    作为傅家最受人尊敬的长者，傅老太太会让每位儿女斟满酒杯，等待他们轮流祝酒，默默注视家人们把酒一饮而尽。而母亲品评起每道菜肴，也都像是在介绍一名家庭成员，平常而又温情，八十多岁的老人，话里含油带汁，携带着酸甜苦辣，充满日常的温热气息。
虽然同样准备了各色美味的家常菜肴，但火锅，还是崔秀琴家饭桌上的主角。汤汁快速达到沸点，夹着薄薄的白肉片、微黄透亮的酸菜丝，和新鲜猪血灌成的血肠下锅，如风摆柳，晃几下就熟了。还有人崇尚更特别的吃法，用滚烫的火锅汤汁浇进米饭，便成了心目中最上等的美味。
    这一年的春节，贾鑫不用再为返程北京的火车票而担心，半年前，作为贾家的二儿子，贾鑫在母亲半是命令、半是说服的催促下，结束八年的北漂生活，回到乌拉街帮助父母打理生意。这碗浸润了火锅汤的米饭，多年来在他的记忆中无可替代——对吃的判断和喜好，最独断，也最无道理，因为它与一个人的成长、离开、归来、故乡等一切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有关，无论山珍，还是海味，如果没了情感和记忆在其中，也不过只是一道普普通通的食材罢了。
赵佰年家的饺子要作为年饭的主食提前上桌，大年三十的饺子，一定要由当家的男人来煮。在赵家这样的满族家庭里，人们把吃这顿团圆饺子叫“揣元宝”，肉馅和三鲜馅的用来解馋，素馅的用来敬神。比起酒席上正襟危坐、大鱼大肉的大人们，孩子更喜欢在地上一边玩闹，一边从大人手中得到这些美食，把这么好吃的东西变成零食，会成为他们孩提时代的幸福记忆。
夜晚，把乌拉街的炊烟，染成和自己相同的颜色，院落里飘起风雪，灯火和食物的香气，维护着小镇的温暖——因为相信食禄，相信上天所给予的食物都自有定数，所以在除夕，能够吃多少，就要吃多少。人们吃的，也许是很不一样的食物，这些食物所负载的，却是同样的意义，那就是希望大吉大利、吃剩有余、心想事成、来年更好。
家宴过后，香味迟迟没有散去，玩累的孩子们可以在温暖的火炕上熟睡一会儿，勤劳的主妇们却必须回到厨房里洗洗涮涮。这时，赵佰年要在黑夜的火光旁独处片刻，在自家享受丰衣足食的除夕之夜时，他也要为自己记忆中的祖辈，送上牵挂。火光带走了寄托和思念，把老人留在长夜，不过等他回到家里，地上的火盆，很快会融化身上的霜雪和寒意，重新把他拉回春节的幸福之中。   
而大多数家庭，要在吃完年饭之后，才开始包大年三十的饺子，傅家的孩子们已经迫不及待，男孩子带头向长辈们磕头拜年。红色的信封传递着老人的心意，等到孩子们长大成人，才会真正懂得其中的温情希冀。拿到压岁钱，便是孩子们的自由时间，他们把花生揣在兜里，打着灯笼跑出家门，这些镶嵌在寒冷冬夜的灯火和焰火，把每一个黑暗的角落照亮，也将镶嵌在孩子们的记忆之中，伴随他们一年一年，渐渐长大。
临近深夜，年饭的余温还未消散，投进火锅里的饺子，让贾家的饭桌再度火来，沸腾一百多年的汤水，使它们更加油亮、饱满。饺子，陪伴着小镇里的每个家庭告别旧岁，人们在这时，也要在黑夜中留下一盏昏黄灯光，让它从新年的第一天起，就照亮、守护着一家人的灶台、饭桌，和平静如洗的生活。
在乌拉街，古老的时序、传统和灶间趣味，让人们生活得安然，而又踏实，这世界有很多味道得以留存，恰恰是因为人们如此恋旧。春节，是一场累积味道、凝注亲情的仪式，而这一桌家宴，就是这场仪式最具体的寄托，它是平凡而温情的家常故事，在灶台和炕桌上默默讲述着自己；它是一场迷人的人间烟火，包含着辛劳、守候、欢快，和享受；包含着深情、关爱、礼让，和依赖；包含着煎炒烹炸时迷人的声响和食物散发的撩人浓香，它是家的形象和意义，年复一年，它让这座东北古镇里的人们，身在极寒之地，心存余香，幻想春天。



